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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统庙会的当代意义:以浙江为例 

顾希佳 

(杭州 310027) 

【摘 要】本文通过浙江若干个传统庙会的田野调查,思考其在当代社会中的文化功能,主要从增强社区凝聚力和

乡土意识,联络民众间的感情;教化民众,规范社会;娱乐身心,调节情绪,繁荣民族民间艺术;促进贸易,繁荣市场这

样四个方面展开论述。认为尽管时代已经发生巨大变化,传统庙会的上述文化功能依旧或多或少地存在着。在此基

础上,进一步探讨当前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野下,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传统庙会? 

【关键词】庙会；传统文化；民间信仰；非物质文化遗产 

庙会是传统社会里底层民众生活中的一件大事,一般认为它是民间信仰的重要外在形式,同时它又是传统民俗中一种地方性

的文化标志。它是以某个或某一组庙宇为依托,在规定的日期里,吸引了相当多的民众,而终于形成的一种周期性的群体活动。这

种活动总是以祭祀神灵为中心,并伴有商业贸易、文艺表演,人际交注、休闲娱乐等多种形式。因为它是从传统社会里沿袭下来

的,所以一般又称之为“传统庙会”,在文化内涵和外部表现形态上都与今天新兴的一些“文化节”有着很大区别。20世纪 50年

代以来,各地政府考虑到传统庙会的某些负面因素,大都不称“庙会”而将其改造成为纯世俗的“物质交流大会”。20 世纪 80 年

代以后,思想解放,许多地方又恢复了传统庙会,并且受到民众的欢迎。时至今日,在全国范围内,有一些知名度较高、辐射面较大

的传统庙会,还进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如妙峰山庙会、北京东岳庙庙会、山西晋祠庙会、上海龙华庙会、泰山东岳

庙会、湖北武当山庙会等;在浙江,也有大禹祭典(民间称“嬉禹庙”)、含山轧蚕花、磐安赶茶场等。因而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

一定程度的保护。此外,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民俗事像,在历史上都有其各自的习惯称呼,如那达慕、祭敖包、泼水节等,其实在

某种意义上说,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广义的庙会,我们暂且不作讨论。 

在实际生活中,在庙会的具体运作上,各地大多存在着一些争议和疑惑。具体来说,主要是对于传统庙会的当代意义有不同的

认识。本文拟以浙江的一部分庙会为例,以探讨传统庙会的当代意义,希望能够对该领域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所裨益。 

一 

浙江的传统庙会,蕴藏量极其丰厚,其表现形态也丰富多样。一般认为,传统庙会大致上可分成迎神赛会型和朝山进香型两大

类,当然有时候也会是两种情况兼而有之的。比如绍兴的舜王庙会,每年农历九月二十七日舜王诞辰的前后几天里,以绍兴王坛舜

王庙为中心的附近民众都会去庙里进香,参与人数多达几十万,在舜王庙附近则形成热闹的集市,这就是“朝山进香型”。然而历

史上每隔几年,这里的民众又会把舜王庙里的神像抬出来,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迎神队伍, 载歌载舞,表演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民

族民间艺术,按一定路线在山区各村落间巡行,从队伍出发到返回庙中,前后需经二三天时间,参与巡会的队伍五六千人,沿路迎

送、观看的民众自然更多,这就是“迎神赛会型”了①。 

有时候,在同一次庙会中,也可以是两种形态兼而有之。如椒江的“大暑船”,每年的小暑到大暑这半个月是会期,以葭沚五

圣庙为中心,附近民众,主要是渔民,要到庙中进香,届时天天演戏,每天少则几千人,多则一万多人,这是“朝山进香型”。而到了

大暑这一天,庙会进入高潮,人们又会组成浩浩荡荡的迎神队伍,也是载歌载舞,将一艘纸扎的“大暑船”十分隆重地送到椒江里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顾希佳:《绍兴舜王庙会之调查研究》,《民间文化》2001年第 1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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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由渔轮将它拉到出海口焚烧,以示送瘟神出海,这就又是“迎神赛会型”了①。 

迎神赛会型庙会中,最具普遍性的莫过于“城隍会”了,又称“城隍出巡”。明清两代,浙江各地都盛行此类庙会。当年,一般

在清明、七月半、十月初一这三个节日里,习俗要迎城隍神像到厉坛主祭无祀孤魂,相当的地方官必须到场陪祭,于是形成“城隍

出巡”庙会,俗称“三巡会”。各地方志有关记载甚多,不一一迻录。此外,城隍诞辰也会有庙会,再是历史上的求雨,往往又要祈

祷城隍,乃至请城隍神出巡,形成庙会。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,城隍出巡一类的庙会几乎全都停顿下来,不过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,

个别地方也有恢复的。衢州市衢江区高家镇盈川村,以当地的城隍庙为中心,历史上有“城隍出巡”民俗活动,1994 年恢复,坚持

每年举行。盈川城隍杨炯,是“初唐四杰”之一,武则天的时候到盈川(今衢州)当县令,为求雨而投井殉职,百姓奉祀至今,并形成

庙会②。如今,“杨炯出巡”已进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 

朝山进香型庙会中,在浙江境内影响最大的,莫过于“西湖香市”了。明代作家张岱在《陶庵梦忆》中有过精彩描述:“西湖

香市,起于花朝,尽于端午。山东进香普陀者日至,嘉湖进香天竺者日至,至则与湖之人市焉,故曰`香市'。„ „数百十万男男女

女老老少少,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,凡四阅月方罢,恐大江以东,断无此二地矣。”③清代学者范祖述在《杭俗遗风》中,记咸

丰同治年间杭州风俗更为详尽,其中提到“天竺香市”、“下乡香市”、“三山香市”三节,都是比较典型的“朝山进香型”庙会④。 

除此之外,也还可以有另外一些分类的做法。比如以庙会所祀奉神灵(主祭神)的神格职能来分,可以大致上分成原始信仰神、

始祖神、宗教(主要指佛、道二教)神、地方保护神、行业神等几大类。以历史上的官方对庙会的态度来分,又有官方许可的和官

方不许可的两大类。 

在浙江,迄今仍有较大影响的庙会中,祀奉始祖的,主要有绍兴大禹祭(民间称“嬉禹庙”)、绍兴舜王庙会、缙云黄帝祭、德

清防风祭等。祀奉地方保护神的最多,其中永康方岩庙会、上虞曹娥庙会、道惠夫人会、陈十四夫人会、富阳孙钟诞辰庙会等,

都是值得一提的。行业神中,茶业的,有磐安赶茶场;蚕桑业的,有含山轧蚕花;菇业的,有庆元神庙会;制笔业的,有善蒙公祠庙会

等。此外一些地方的水上庙会别具一格,也值得一提。比如在嘉兴北郊的“网船会”,则是京杭大运河江南段船民和渔民的一个

重大庙会,祭祀中心“刘猛将”,民间称他是“灭蝗英雄”。庙会期间,各式各样的船只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那里的莲,船队延伸十多

里,把六千亩宽阔的荡面挤得只留下一条单行航道,这是一种怎样的壮观,可以想见。 

从举办庙会的动机来分,又有两大类。较多的庙会都是为了祈求神灵保佑,再说得具体一点,就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,五谷丰

登,六畜兴旺,人口平安,多子多福,招财进宝,如此等等。不过也有一类庙会则是为了送瘟神,为的是消灾避祸。除了前面提到的

“大暑船”之外,旧时浙江各地大多有“元帅庙会”。这个元帅,一般又称“温元帅”、“瘟元帅”,指的是一个生前为了救百姓而

宁可自己中毒身亡的读书人。人们祀奉他,则是为了祛祟避邪。 

二 

传统庙会由来已久,特别是其间崇拜的一些神灵,其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,这是众所周知的。至于把神像从庙里抬出

来巡行的民俗,也大约在南北朝时就已经出现了。《魏书·释老志》云:“于四月八日,诸佛像,行于广。帝亲御门楼,临观散花,以

致礼敬。”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三记载当时的“行像”,场面已经十分壮观。《北平风俗类征·市肆》引《妙香室丛话》,提到唐代“京

师隆福寺,每月九日,百货云集,谓之庙会。”则强调了“庙市”的特征。 

在浙江,我们从宋代吴自牧《梦粱录》的一些记载中,已经可以感受到当时杭州庙会的大致风貌。那时候民间有许多“社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顾希佳、陈志超:《从大暑船到渔休节》,《民俗研究》2001年第 4期。 

② 顾希佳:《现代化进程中的城隍信仰:以浙江为例》,汉学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推进国际研讨会论文(2008.9杭州)。 

③ 张岱:《陶庵梦忆》卷 7《西湖香市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2年。 

④ 范祖述:《杭俗遗风》,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9年影印本。 

⑤ 转引自顾希佳:《社会民俗学》,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2003年,第 157- 175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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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“会”,或在神灵前表演文艺节目,或将珍奇物品“贡献”在神灵之前,或在庙会期间做善事,分工细密,精彩纷呈。绵延至今,

愈发显露出它的魅力。 

不过,庙会既然来自传统社会,也就必然会带上那个时代的烙印。传统庙会的弊端,自然又是无法回避的。 

传统庙会既然以祭祀神灵为中心,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虚幻性。传统庙会引导人们把希望寄托在鬼神的保佑上。为了祈

祷,消耗了许多人力物力于各种繁琐的祭祀仪式,应该承认这是一种浪费。在精神世界层面,这样一种信仰心理导致人们对鬼神的

依赖,势必忽视了自身的努力,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靠天吃饭、靠神恩赐、乐天安命、顺从怯懦、因循守旧、迷恋传统、不思创

新的心态,也就往往会阻碍社会的进步。在现代化进程中,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,正在迅速地向现代文明转型,

传统庙会与现代社会结构之间的不协调性又是确实存在着的。 

于是,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,传统庙会的当代意义又在哪里?或者说,庙会在传统社会里曾经发挥过一定的作用,具有不可忽

视的文化功能,那么到了当下,在现代化进程中,它还能继续发挥作用吗?它还继续呈现出一定的文化功能吗?这是一个曾经困惑

了许多人的难题,也是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必须给出答复的命题。 

三 

讨论传统庙会的文化功能,并且回答在当代社会里这些文化功能是否还能继续发挥作用?大致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展开。 

其一,增强社区凝聚力和乡土意识,联络民众间的感情,曾经是传统庙会的一大功能。在当代社会里,它的这一功能依然存在,

处理得当,对于当下建设和谐社会,仍可发挥相当大的作用。 

我们知道,在传统社会里,庙会曾经是一种重要的地方性文化标志。首先是因为参加庙会的人们有着共同的神灵信仰。或者

说,是组织者借神灵的名义号召民众,尽管当时也有人怀疑神灵,或是半信半疑,而事实上总是确实把民众动员起来了。庙会的规

模与声势便是明证。这在传统社会里,大概是除了战争、农民起义之外,最能号召民众的一种手段吧。其原因就在于这种神灵信

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曾经是底层民众的精神支柱。 

我们还知道,当年的许多庙会,都是有专门的民间社团组织来做组织保证的。所谓“社”,它一开始就与祭祀有关。《诗·小

雅·甫田》:“以我齐明,与我牺羊,以社以方。”早在春秋时代,就已如此。春秋以降,民间结社的组织形态发生过一系列嬗变,我

们暂且不论,至少在近现代的浙江,我们依旧可以发现庙会中的种种结社。在绍兴的舜王庙会上,有这样一种文化传统:一个自然

村落负责出一个“会”,并表演一个他们最拿手的民族民间艺术节目,如铳会、执事会、校会、提炉会、龙会、高跷会、大炮会、

罗汉会、马灯会、虎豹狮象会、兵荡会等等。每个会的队伍前面,都有一面旗幡引领,标明是什么村的什么会。许多会还有会产

山田,用来添置设备和服装,有的则由富户捐资。这种“会”的组织,以及他们在庙会中的表现,则成为全村人关注的焦点,成为全

村人的骄傲①。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凝聚力和乡土意识,值得我们关注。这种情形,在浙江的许多庙会中都可以看到。 

在宗族势力较强盛的乡村,当年这种庙会中的结社还往往与宗族相关。鄞县高桥会的组织形式,俗称“五柱一头”,一般由富

有财力的大族组建,巡会的路线上要供五处“大献”,分别由这五个大宗族的宗祠来操办②。其间的凝聚力也显而易见。 

在传统社会里,庙会还是亲友间联络感情的最佳契机。一处有庙会,好客的主人就会趁机把别地的亲友邀请过来看庙戏、逛

庙会,既可以还“人情债”,又可以借此机会解决一些平时难以解决的问题,何乐而不为?在这个意义上,庙会也就等同于节日庆典。

在嘉兴网船会的调查中,赴会的船民渔民们还特别提到,由于他们职业的特殊性,一年四季在水上漂泊,亲友间的聚会或联络十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顾希佳:《绍兴舜王庙会之调查思考》,《民间文化》2001年第 1期。 

② 小田:《在神圣与凡俗之间:江南庙会论考》,人民出版社,2002年,第 263- 266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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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难,所以他们把庙会看得更重,网船会几乎成为他们相互间联络的主要纽带。 

在朝山进香型庙会中,各地往往有一种香客间的结社,称“香社”。领头人称“香头”、“佛头”,在民间有一定的号召力,一二

百人的队伍,一呼百应,带着就走。这种民间组织古已有之,一直沿袭至今,在今天的社会里,就和老年协会、俱乐部一类的民间组

织十分相似了。 

关于庙会秩序,也一直是令人瞩目的一个话题。以往的文人笔记和方志上,常见对庙会秩序的批评,给人的印象,似乎庙会总

是乱糟糟的。而据笔者在浙江一些地方的调查,却并非都是如此。在桐乡芝村水会上,昔日的组织者俗称“头家”,手持一面小红

旗,一旦出现纠纷,小红旗往那里一挥,顷刻会安静下来①。在椒江的“大暑船”庙会中,头家和他的助手则都会手拿一个藤圈状

的东西,来指挥调度,据老人回忆,历史上曾用过鞭子,以为庙会上某种权威的标志,而如今的藤圈状物件则是鞭子的衍变②。 

时至今日,再来看传统庙会的这一种文化功能,依旧值得重视。诚然,如今神灵的威慑力和号召力已大不如前,不过作为一种

地方性文化象征,昔日相当一部分庙会中所祭祀的神灵,仍然被今天相当一部分民众所接纳,比如人们对始祖神、英雄祖先、名臣

清官、能工巧匠祖师、圣贤豪杰孝女等的信仰崇拜,依旧有一定的积极意义,这是无法否认的。有时候,传统庙会的祭祀对象在今

天的民众心目中只是一个象征,一个符号而已,这和所谓的“封建迷信”不能相提并论。 

至于民间社团在传统庙会中的积极作用,就更是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一个话题。以往我们办节日活动,或者搞大型群众性集

会,总是由政府主办,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,还不一定能收到预期效果。如果能够认真总结传统庙会所创造的一些经验,放手让

民众自己动手来办“节”,办“会”,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了。传统庙会的当代意义,由此可见一斑。 

其二,教化民众,规范社会,也曾经是传统庙会所具有的一种功能。时至今日,尽管社会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变,但是如果我们

从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,使之为当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这样一个视角去思考,那么传统庙会的这种功能依旧值得重视。 

诚然,传统庙会在当年的所谓“教化”与“规范”,其实也是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的。中国历史上的造神,一向有个“原则”,

这就是古人所说的:“夫圣王之制祀也,法施于民则祀之,以死勤事则祀之,以劳定国则祀之,能御大菑则祀之,能捍大患则祀之。”

③用今天的话来说,就是这个人生前为百姓做了好事,百姓纪念他,这才在他死后将他祀奉为神的。许多传统庙会所祭祀的神灵,

大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形。人们在祭祀神灵的同时,也在把神灵当作自己做人的榜样,追随先贤,报效社会。 

还有一段话也值得一提:“今世之祭井灶门户箕帚臼杵者,非以其神为能飨之也,恃赖其德烦苦之无已也。是故以时见其德,

所以不忘其功也。„ „牛马有功犹不可忘,又况人乎?此圣人所以重仁袭恩。故炎帝作火,死而为灶;禹劳天下,死而为社;后稷作

稼穑,死而为稷;羿除天下之害,死而为宗布。此鬼神之所以立。”④可见古人造神,除了在认识上有迷信鬼神的因素之外,还有一

种感情上的因素,他们认为应该感恩的,就要将对方神化。做了好事的人,当然要祭祀他,哪怕是为人们做出了贡献的动物、山川、

器物,古人也都是要祭祀它们的。感恩戴德成为了一种传统,其实这就是一种道德教化,就是一种行为规范。 

有关庙会的一系列传说故事,以及在庙会上反复搬演的各种戏曲曲艺,也都承担着教化民众,规范社会的职能,这更是毋庸置

疑的。在上虞曹娥庙会的文化圈里,世代涌现出一批批的孝子、孝女,时至今日,仍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作用,就是一个例证。 

其三,娱乐身心,调节情绪,繁荣民族民间艺术,当然是传统庙会的重要功能。在传统社会里,底层民众一年到头辛勤劳作,不

堪重负,只有在庙会上才可以放松一下,甚至是放纵一下。这是许多人都曾经指出过的。叶圣陶就说过:“有些人说,乡村间的迎

神演戏是迷信又糜费的事情,应该取缔。这是单看了一面的说法;照这个说法,似乎农民只该劳苦又劳苦,一刻不息,直到埋入坟墓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顾希佳:《东南蚕桑文化》,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,1991年,第 135- 136页。 

② 顾希佳、陈志超:《从大暑船到渔休节》,《民俗研究》2001年第 4期。 

③ 《礼记·祭法》。 

④ 《淮南子·汜论训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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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止。要知道迎一回神,演一场戏,可以唤回农民不知多少新鲜的精力,因而使他们再高兴地举起锄头。迷信,果然;但不迷信而有

同等功效的可以作为代替的娱乐又在哪里?”①当然,这番话是针对近现代的中国农村而言,进入当代,情况大变,我们的文化下乡,

也是有目共睹的。不过,文化下乡固然应该肯定,如果一味依赖别人送文化下乡,而不注重挖掘当地的文化传统,提倡农民自娱自

乐,有些事其实也是无法持久而且还有些隔靴搔痒的。传统庙会是当地人的传统,与生俱来,血脉相通,历来深受当地民众欢迎,为

什么偏偏要拒之于门外,而又要花大力气搞文化下乡呢? 

如果我们能够尊重当地民众的意愿,提倡“以人为本”,那么在休闲娱乐这一类问题上当然更应该尊重当地大多数人的选择

了。传统庙会之所以能绵延至今而依旧有旺盛的生命力,就在于它是当地民众历来所喜爱的一种文化样式。人们逛庙会,有一种

与生俱来的归属感,是“回家”的感觉,是全身心的放松,这与接受“文化下乡”时的感受可能并不太一样。庙会总是一呼百应,

召之即来,而我们所精心组织起来的一些休闲娱乐活动往往还达不到这种境地,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。就说“西湖香市”

吧,为什么会经久不衰?恐怕又和“借佛游春”这句俗谚有关。民众要“借佛游春”,到杭州西湖玩一玩,同时又去烧烧香,这又有

什么不妥的? 

庙会是民族民间艺术的滋生地和孵化器,这也已经成为了传统。在传统社会里,大凡庙会,必有精彩纷呈的歌舞杂艺表演,载

歌载舞,把庙会气氛烘托得热火朝天;还有精湛绝伦的民间工艺展示,琳琅满目,美不胜收,而终于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。早在南宋

时代,浙江的庙会就已形成了这样一种传统。《梦粱录》云:“每遇神圣诞日,诸行市户,俱有社会迎献不一。如府第内官,以马为

社。七宝行献七宝玩具为社。又有锦体社、台阁社、穷富赌钱社、遏云社、女童清音社、苏家巷傀儡社、青果行献时果社、东

西马塍献异松怪桧奇花社。”①《武林旧事》云:“二月八日为桐川张王生辰,霍山行宫朝拜极盛,百戏竞集,如绯绿社(杂剧)、齐

云社(蹴球)、遏云社(唱赚)、同文社(耍词)、角抵社(相扑)、清音社(清乐)、锦标社(射弩)、锦体社(花绣)、英略社(使棒)、

雄辩社(小说)、翠锦社(行院)、绘革社(影戏)、净发社(梳剃)、律华社(吟叫)、云机社(撮弄)。而七宝、氵蓦马二会为最。”②

当年这些活动的细节,还有待进一步考证,不过我们可以肯定,在南宋都城临安的庙会上,民族民间艺术的展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

的水平。 

这种传统,绵延至今,在今天浙江的许多庙会上,我们依旧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。舞龙、舞狮、马灯、秧歌、台阁、高跷、

滚灯,以及各种戏曲、曲艺、杂技、竞技、皮影、木偶、武术、魔术,无不是凭借着传统庙会这一平台而得以亮相的。比如,在永

康方岩胡公庙会上,历来有各种歌舞和武术表演,其中有一种“十八蝴蝶”的歌舞表演,就已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而当地人都知道,没有方岩胡公庙会也就没有“十八蝴蝶”。说传统庙会是民族民间艺术的滋生地和孵化器,并不为过。我们甚至

可以说,传统庙会就是许多民族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环境,要保护这些民族民间艺术,首先就需要花大力气保护它们的文化生态

环境——传统庙会。 

不仅仅是当地民众在庙会上的各种民间艺术表演是如此,就是当年的专业艺人,或称为江湖艺人的,他们为了寻觅演出机会

而煞费苦心时,也总是把各地的传统庙会当作自己的“金饭碗”。某地庙会一开场,立马吸引了各地的江湖艺人来赶场子。当年的

艺人们大都对那一带的传统庙会日期与地点了如指掌,并为自己设计了精确的日程表。逢会必演,风尘仆仆,如鱼得水,左右逢源。

正是在这样的天地里,孕育出了一代民族民间艺术的传人。 

当然,时至今日,许多民族民间艺术在离开了传统庙会之后,它们也是可以独立地存在和发展的,这就是当代的戏曲、曲艺、

音乐、舞蹈、竞技、杂技,它们可以在剧院、体育馆里施展身手。不过我们仍然要说,倘若要寻根,要知道原生态的民族民间艺术

是怎样的?我们还得要到火热的传统庙会中去感受,去挖掘。尤其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一个语境里,我们更加不能忘记传统

庙会,不能忘记传统庙会在这方面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功能。其四,促进贸易,繁荣市场,这是传统庙会一以贯之的文化功能。 

关于这一点,几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。即使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,许多地方的所谓“物资交流大会”也往往借用了传统庙

会的某些外壳(会期、地点等)。可见传统庙会在这一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功能,是可以为大家所接受的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叶圣陶:《倪焕之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2年,第 96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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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浙江,庙会的这一功能由来已久。每逢节日庆典,总是商家生意兴隆之时,这是不必怀凝的。张岱记明代“西湖香市”,特

别对昭庆寺周边集市有过一番描述:“至香市,则殿中边甬道上下,池左右,山门内外,有屋则摊,无屋则厂,厂外又棚,棚外又摊,节

节寸寸。凡赤垔赤支簪珥,牙尺剪刀,以至经典木鱼,牙子儿嬉具之类,无不集。”③这种态势,直至今日,仍可在浙江的许多庙会上

见到。笔者在杭嘉湖一带调查,据一些老人回忆,旧时庙会尤以清明前后为多,四乡农民总是会借此机会到庙会上购买各种生产资

料和生活用品,以备农忙之需。也就是说,即使这户人家不想去烧香拜佛,他为了备耕,为了购买日用品,这一趟也是要跑的。或者

说,就要农忙了,借此机会去散散心。而农忙时节,各地庙会明显减少,可见当时的人们也早就考虑到了这些有关国计民生的,很是

实在的问题。杭州的做生意人中间有句俗谚:“三冬靠一春”,说的就是“西湖香市”给他们所带来的莫大商机。 

综上所述,我们对传统庙会的文化功能有过一番大致的检讨。不难看出,在当下的现代化进程中,传统庙会的这一系列文化功

能尽管有所削弱或转移,但总的说来,都还在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,因而也就必然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欢迎。经历了一度的低谷之后,

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之时,各地传统庙会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复苏,原因亦在于此。 

四 

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,应该如何正确对待传统庙会? 

如前所述,传统庙会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。首先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,它那里所弥漫着的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复杂氛围,常使一

些人束手无策。其次是这样一类大型的群体性活动,在交通、安全、治安、卫生等一系列问题上也总是比较难于调适掌控。于是

在具体的对策上,相关的地方政府也就会有不同的选择,并且造成不同的结果。 

以往的做法,较多的是明确表示反对,或是严加禁绝,或是听之任之而决不与其沾边,生怕出问题。时至今日,主张禁绝的声音

倒是越来越少了,不过却又出现另一种态势,有的地方干脆由政府出面来主办庙会,庙会的一应安排,包括祭祀仪典、文艺节目、

队伍排列、商家参展等等,一概掌控在政府手中,当地民众的主动权大大削弱,有的基至被拒之门外。昔日民众“逛庙会”的那种

欢乐而舒畅的心情再也找不回来了。这又是令人担忧的一种苗头。 

还有一种情形,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民营企业家们,都看到了传统庙会作为旅游开发的潜在商机。为了发展地方经济,要从传

统庙会里寻找新的增长点,这已成为当下的一个热门话题。许多地方也都这样去做了,并且收到了很好的实效。不过,在这样一股

热潮里,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苗头。有的地方热衷于制造“假民俗”,只要能赚钱,骗钱,什么鬼魔恐怖、淫秽色情、旁门左

道,全都冒了出来。有的地方不注意挖掘当地的文化特色,却一味向外地去“取经”,把人家的所谓“经验”搬回来,于是各地庙

会越来越趋同,原有的那些地方特色、民族特色却找不到了。我们甚至还在个别的传统庙会上看到了洋民俗的泛滥,这都是令人

十分痛心的。 

在现代化的进程中,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传统庙会?具体来说,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一个视角出发,相关的地方政府应该

承担起哪些职责来?这是需要予以认真探讨的一个问题。 

首先,还是应该从调查研究入手,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”。尽管传统庙会由来已久,名声在外,但对于当地政府来说,可能

还是有些隔膜的。当地庙会的文化主题究竟是什么?庙会的文化纪念物(庙宇、碑刻、陵墓,乃至某个自然景观)是什么?庙会的具

体内容(包括祭典、民俗、民族民间艺术、商贸集市、休闲旅游等)有哪些?这中间又有哪些是特别有地方特色的?比如哪些是庙

会的标志性物件(食品、纪念物等)?与庙会相关的神话传说故事、歌谣、谚语乃至文人创作,也应在搜集之列。应该承认,古代文

人对于各地庙会虽然也留下了不少文献可供参考,更多的恐怕还得依靠当下的田野作业,要欢迎专家学者的介入,要向当地民众

访问,尤其是要向当地的文化人、传统庙会的传承人(僧侣、庙祝、香头等)作调查。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,建立较为完整的数字

化档案,进一步写出调查报告,以供政府作决策咨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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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传统庙会的操作实施层面,则应该尊重当地民众的意愿,一般来说,还是按照传统,由当地习惯上认可的民间社团来具体操

办为宜。政府可以表示支持,但不必包办代替,而在交通、治安等方面则必须加以必要的调控,以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。总之,传

统庙会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,总体上说又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,正确认识它的当代意义,发挥它应有的文化功能,保护它

的传承机制,使之在当代的文化生活中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,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有关这方面的讨论还刚刚开始,希望能够得

到大家的批评。 


